上班當自強任期制創造明確感
人事穩定，組織才有安定。
任期制，不僅有助組織發展，領導者更能在制度中創新與建樹。
在所有的管理中，我最重視「時間管理」，時間與所有的管理活動都有密切關聯。只要善加管理時間，都可以創造成果。因此，我喜歡任期制，任期代表時間的可預測性。我們依此預測何時結束任期，下台一鞠躬。入職場前，在學校中，何時當完值日生，何時畢業，都很清楚；當兵也知道何時退伍，因而可計算何時「破冬」、何時「破百」。到了組織中擔任重要的職位，只要有任期，都方便規劃和執行。即使十分辛苦，也因為確知「苦日子何時結束」，而可以拿出數饅頭的心情去因應，也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。
　　然而，近來職場的變化非常快，到處都是合併、關廠、倒閉或裁員，到處都出現因為政治經濟情勢改變而產生的權力改組。職位愈高，風險愈高，位置愈不穩。即使是有任期保障，也照樣說換就換，大企業的總經理或者執行長紛紛換人做，新人才上台，卻照樣可能被炒魷魚，因為董事會翻臉跟翻書一樣。連董事會本身都不一定依任期運作，當外力強力介入，董事長的地位也可能不保。
朝不保夕聯盟擴大招募中
　　愈來愈多人從組織高層狠狠墜落，或在事業階梯攀爬途中翻滾而下，或由當紅炸子雞一夕之間被丟入冷衙門，或加入危機重重、他人虎視眈眈的朝不保夕聯盟，或被大才小用或學非所用，或要在相當年紀時被迫卑躬屈膝地四處求職。任期制的本身已經動搖，依附其上的人，個個岌岌可危，這種現象，實在不好。韓非子說：「用一之道，以名為首。名正物定，名倚物叛。」孔子提醒：「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……則民無所措手足。」由此得知：組織更換人的職位和名份，必須清楚，否則責任紊亂，事情也必變得複雜。任期和責任不可分割，如果任期不穩定，責任的確定也困難。如果確知任期短，為了追求立即的成效，難免炒短線，看眼前，不斷尋求容易被辨識的成果，並且急著凸顯自己的貢獻。
給新手明確感
　　新手上路總得花時間去熟悉，熟悉車子性能也熟悉路況，更熟悉自己與車輛間的關係。新的主管擔任行政職務，必然要在知識上弄清楚，在觀念上等待溝通，在行動上需協調，在價值上需澄清，在人際上需探索，接受種種新任務的接連考驗。如果有明確的任期，當事人可以預估要了解適應及改變到何種程度。任期愈長，好些艱難的功夫都能按部就班地學習，好些複雜的任務都可以穩健執行，一個個階段求進展；任期短，有些事的介入就無法太深入，有些長期計畫就不宜太快定案，以免續任者另有構想，自己的努力屆時會因翻案而泡湯。
　　在學校中，我是副教授兼系主任，依規定，教授擔任系主任可連任，副教授則不成。我初接系務即知最多只有三年可做，因此和同事分享：只要做的不太差，希望能讓我做滿任期，我不會提早辭職，也不願大家未到時間就把我趕下台。三年時間，可以為整個系做好些事，但別想處處大幅改變，以免接替者日後執行時天天罵我。另外有些人志在做六年系主任，就另當別論了。
　　台灣地方自治推行多年，縣市長任期都是四年，可競選連任一次做八年。相對的，中央各部會的首長沒有清楚任期制，別說是八年，連做滿四年都很少。未來政權轉移如果有許多情況，選舉又頻繁，各部會狀況又多，部長更動如五日京兆，對國家的發展並不好。近年來因政局動盪，政治核心多次改朝換代，政治精英上上下下，政策朝令夕改，確實已製造許多問題。各種受政治干擾影響運作的企業，也已出現不少弊端。
理性設計使組織穩定中成長
　　任期制是組織理性化的一環，使事情趨向可計算、可計畫、有明確進度，因而朝向確定性和穩定性。相對的，政治行為常是最不理性，最詭譎而難以計算或計畫，最不易控制變數和進度，最複雜而不穩定的。政治如此，容易沾染政治運作的國營企業和民間組織也如此，一般企業、學校、非營利機構甚至是宗教和組織若多些政治化，就多些不穩定和麻煩。台灣處處都日益泛政治化，使無數上班族常在困惑與不安定中工作。
　　人類歷史的經驗大致確定：「唯有超凡的英雄加上穩定的部屬，才能共同創造歷史。」英雄當然不是任期制的產物，也不受任期制所約束，但英雄畢竟是少數的，需符合特定時空來發展。偉大的英雄尤其依賴穩定的支持者和忠誠的幹部，他的所作所為不僅要使追隨者崇拜，更要使其安心。因此，好的領導者仍需在制度和規劃中找尋創造偉大的空間，在任期時間壓力之中努力進步，尋求突破。
　　近來許多組織的情況是：「CEO來來去去，政務官上上下下，幹部心情起起伏伏，文官做事馬馬虎虎。」這必然造成危機，必然惹出諸多麻煩。
